
 
 

初瀬長谷寺 
 

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外科部 李宇洋住院醫師 

 

奈良長谷寺位於奈良縣櫻井市初瀬一帶，傳說創建於西元 686年，

屬於真言宗豐山派的總本山，是日本觀音信仰的重要聖地之一，也列為

「西國三十三所」觀音靈場之一。寺內中供奉本尊十一面觀世音菩薩像，

以木材為底、敷漆與金箔裝飾，整體高度約 10公尺左右，是日本現存最

高的木造觀音像之一，被稱為「日本第一大觀音」或「長谷觀音」。 

 

車站出來，走下長長的階梯走向寺廟的方向。今天的天空很藍、遠

處的山峰翠綠，早上還未有觀光客，商店也還未開門。我沿著街道享受著

陽光，久違的太陽是最近幸福的事。我看著陽光，想著幸福怎麼會變成如

此遙遠的事情，不禁反問著自己：幸福是什麼樣的事情。 

 

漫長街道的底部便是長谷寺，一階一階的石梯向上是長谷寺的山

門，翠綠的葉點綴著山門，沉褐的木與蒼灰的瓦透露著佛門的沉靜。我走

上台階，山門兩側的仁王怒目而視，守護著山寺的寧靜，入門側掛著許多

串七彩的千紙鶴，祈求著平安和健康。我踏過山門，漫長的迴廊印入眼

簾，兩側的紫陽未開，蔭綠的顏色從長廊吹來初夏的氣息。長廊與燈籠隨

著視野收束再遠處，我踩著石階沿著長廊緩緩而上。在平台的轉折，供奉

著藏王權現與三鈷，沈重的法器與年月的痕跡擺示在外，而三尊佛像，釋

迦如來、千手如來、彌勒菩薩，則供奉在內。佛像注視著過去、現在、未

來，凝視著輪迴與果報。我看著佛像想著，對佛陀來說，什麼是幸福呢？ 

 

因果業報，消除業障是幸福嗎？悟道自我是幸福嗎？修道的終點是

自我執著的放下嗎？是不起心動念嗎？是解脫輪迴嗎？那解脫完之後呢？

又為何要救濟世人呢？為何解脫完後又要重回苦難之中呢？如果放下所有

是否就過於虛無主義，而佛陀在悟道後又見識到了什麼？沉重的藏王權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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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心中難以言喻的課題，我為著過去、未來的事情而煩惱，顧及不到現

在，在昏暗無光的道路上渾沌前行，佛陀的煩惱實在也不是我這樣煩惱愚

鈍的人所應該苦惱的事情，或許佛陀的煩惱便是因此增加也不一定，世上

苦人與愚人何其的多，教化不來的，緣分未到。也或許佛陀想的很開，畢

竟是悟道之人，這些我以為的煩惱，或許對佛陀來說都不是煩惱。 

 

頓時覺得自己有些好笑，便繼續往上登去。在往上，便就是長谷寺

的本殿。諾大的木造建築，向外延伸了平台，寺廟傍山而建，「懸造」的

工法將建築自陡峭山腰向外懸挑，形成半懸空的平台。我向外看著山景，

那是峽谷川流的痕跡，隨後人們在這邊定居，而信仰從此展開。 

 

有趣的是，長谷寺其實唸作はせ，也就是「初瀨」的意思，是初瀨

這個地區的寺廟，便以地名取名。而在解說牌上提到，當時花山法皇曾經

歌詠道： 「いくたびも まいる心は はつせ寺 山も誓いも 深き谷川」一方

面說明了法皇的信仰與虔誠、一方面描繪這信仰如谷川般深邃，是否便是

因為這深谷般的信仰，所以藉機寫作「長谷」呢。雖然這邊沒有直接的證

據說明，但若是因為這樣才寫作「長谷寺」，卻也不禁讓人會心一笑。 

 

我登上台階，踏上長谷寺的本殿，我繞著寺廟走向外面延伸的平

台。平台外，是長谷寺的全貌，漫長的木造長廊隱約在碧綠的植被當中，

往外是寺廟附近的平房，彷彿人們依著信仰環繞，而更往外是山谷川流，

彷彿看見古時候的人們依水而居，河川縱切山谷、沖積了生活的土地。這

天日照晴朗、小山上風吹得和煦，薰風宜人、碧綠叢生，我看著遠處的

山、天上的雲，彷彿一切都靜了下來。 

 

我慢慢地走向本殿，從平台向內看，隱約看到十一面觀世音菩薩半

的澄色，燭火的微光在寺內搖曳。我走進參拜，十米的佛像樹立在前，右

手向下拿著法器與念珠，左手向上拿著荷花瓶，背後的焰火是眾生的煩

惱，梵文的符號沿著植物攀升向上環繞菩薩的十一面像。半閉目的菩薩無

聞無問無聲無想，是無受想行識。菩薩頭上的面相多變，是怒目、是鬼

神、是肅靜、是明神。寺內散發著沉著，菩薩顯得變得沉靜，黃澄的漆、

燭火微光，我閉上眼睛合上了手掌，祈求著、祈求著如何頓悟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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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是因為執著，執著自我的受傷、損失，而當我們看見他者的時

候，自我便形成。那是否消除自我便能脫離煩惱呢？自我並不是不好，而

是執著在「我」這件事，因為在意自己，所以所受所想便隨著意識偏頗、

偏向比較得失，所以會預期結果、期望回饋，而當外界、當他者沒有如自

己所預期的給予，那所謂的「自我」就容易受傷，而計較著、算計著、膠

著著這樣的關係與結果，便是「執著」。 

 

我想著煩惱，想著將它拆解成「他者」與「預期」兩個部塊。他者

是無法改變的部分，也是重要的部分，因為有他者，我們對「自我」才有

認識，但從他者來的自我卻未必都是真的，在他者的反應中也包含了他者

的想法與價值觀，並非全然是自我的映照。我們得與他者互動進而建立自

我，但也需要從中剝離。剝離，便是要剝離「預期」。 

 

我們會預期他人的反應，讚美、肯定、包容、幫助，甚至是表情，

是微笑、是嚴肅、還是仰慕，但這樣的期望卻是煩惱的開始，我們將自己

的價值、存在奠基在他者的反應上，單純由他者的反應與回饋來評價自

己，那我們將無法把持自己的任何價值。所以我們得要「剝離」，在自己

的核心有所把持，在與他者的互動中卻是平靜的。「我」仍舊是我，

「我」也是無。 

 

我睜開眼，凝視著菩薩的無言。「佛陀的幸福，簡單的應該是解脫

煩惱吧。」但解脫煩惱又何其容易呢？既不受他者影響，又要把持自己的

核心，以不預期、不期望的心態，專注在現在的生活。既簡單而滿足，卻

也困難而需要修行。 

 

走回本殿前，是開山千三百年的幸運，寺廟開放進入菩薩的座下，

以更近的距離仰望菩薩。我走進寺內，寺內的人員為我祈福，在我手上撒

上了香並為我綁上一條五色的環結。我向裡面走去，裡面的走道是低矮的

空間，菩薩站立在小小的籠座，四周的牆壁是鬼神的圖像，我仰望著菩薩

的面相，我跪下觸著菩薩的腳，我閉上眼觸著自己的心：應何所住、應何

所住。心應該放空，心本空淨，那這些紛擾又何來呢？這些煩惱又何生

呢？何以執著？執著何事？受傷的是「我」，但「我」也沒有受傷。我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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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眼看著菩薩的面相，怒目也是修行、悲傷也是修行、得也好失也好，允

許一切的發生，行過卻無痕跡。 

 

我起身慢慢繞行菩薩的身邊。莊嚴是人們賦予的、嚴肅是人們賦

予、尊敬是人們賦予，菩薩只是在那、只是存在在那。我繞行一圈再次跪

下觸摸菩薩的腳。許願？我不許願，只是讓自己的心靜一靜，看看自己、

看看自己的心。 

 

我整理整理自己的心，告別菩薩的腳邊，走出佛殿，陽光照了下

來，正好的晴朗，我便在寺廟散了散步，靜了靜心。 

 

奈良的長谷寺是很漂亮的地方，環繞的群山與翠綠的植物，春有櫻

花紛飛、初夏有紫陽花開、秋有楓紅景色。我來的時候或許不算是最好的

季節，春末夏初，紫陽未開，沒有見著紫陽花開滿長廊的景色，沒有五彩

繽紛的花卉。但我想這或許也剛剛好，我幸運的遇上剛剛好的千三百紀

念，剛剛好的特別參拜，剛剛好這個時節，在這樣的心境。未見的紫陽花

沒有成為我的遺憾，反而讓我慢慢地在寺廟裡走走看看。看看這裡翠綠的

樹、粉紅的杜鵑，看看這裡的小地藏與他們七彩的毛帽，看看苔綠佈滿石

碑與石階，看看天氣晴朗白雲舒坦，陽光如流水般流淌在林葉之間。 

 

在我煩惱自己的付出與未來的不確定性時，我很慶幸能有這樣的時

間在這裡深呼吸；在我煩惱自己的能力與未來的不如預期時，我很幸運能

在這裡走走將心給靜下來。未來其實我們總將自己的期望與預期塞滿，所

以容易焦慮、容易執著，但未來同時也是代表很多選擇與方向，當我們向

後退一步、靜下心來，原本狹隘的視野便會寬闊起來。「重要的是，你自

己想要什麼，想要成為什麼樣子，想要怎麼生活」。 

 

我呼吸著，聽著心跳。今天的陽光正好，剛剛的好。 

 

(攝於 2026年 5月，日本奈良長谷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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